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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200多年间，令无
数读者为之倾倒。如果曹雪芹今天还活着，他可
能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网红”。所以，《红楼梦》
的读者都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奇人。

钱锺书曾对一位想拜访他的读者说：“假如你
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
呢？”但对《红楼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太多的人
想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惜的是，有关曹雪芹
的资料留下的太少了。幸亏，他的那些朋友和朋
友的朋友，让我们知道了他的零星信息：曹雪芹的
名字叫曹霑，字梦阮，大概芹圃也是他的字，号芹
溪居士，雪芹应该也是号。

他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活了多大岁
数？对此，红学家们争论了很多年。为什么呢？
资料太少了。简言之，关于他去世时的年纪，有两
个不同的说法，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挽
诗。一个是敦诚的挽诗，第一句就是“四十萧然太
瘦生”，很确定，曹雪芹享年四十岁。敦诚后来又
把挽诗改了，第一句改成“四十年华付杳冥”，还
是四十岁。但另一位朋友张宜泉写的不一样，张
宜泉写的挽诗叫作《伤芹溪居士》，前面有几句自
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
卒。”这个“年未五旬”，不应该指四十岁。按照一般
的习惯说法，四十八九岁可以说是“年未五旬”。
好，一位说“四十年华”，四十岁；一位说“年未五旬”，
四十八九岁。这两种说法就差了八九年。不过，两位
都是曹雪芹的好友，对曹雪芹都很了解，还不能简单
地用一个人的说法否定另一个人的说法。所以，在没
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只好两说并存。

更大的问题，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多年以
来，有三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是“壬午
说”，一个是“癸未说”，一个是“甲申说”。

其实，明确的记载仅有一条，在甲戌本《红楼
梦》第一回的脂砚斋批语里。脂砚斋说：“能解者
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

为泪尽而逝。”这条批语说得很清楚，曹雪芹死于
壬午年除夕。这个壬午年是哪一年呢？是乾隆二
十七年，按照公历换算是公元1762年。

按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争论
呢？问题出在敦敏写给曹雪芹的一首诗上。诗题
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敦敏用这首小诗，作为请
柬邀请曹雪芹赴宴。末尾的两句说：“上巳前三
日，相劳醉碧茵。”上巳最早是春三月的第一个巳
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上巳前三日”，上
巳节的前三天。“相劳醉碧茵”，请来喝酒。这有什
么问题呢？周汝昌先生发现，这首诗收录在敦敏
的《懋斋诗钞》里，《懋斋诗钞》里的诗是“编年”的，
即所有的诗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这首诗
的前两首，都注了“癸未”两个字。顺着往下推，这
首小诗虽未注上“癸未”，但应该也是癸未年写
的。这就有意思了。“癸未”是“壬午”的后一年。
曹雪芹在“壬午除夕”，也就是“壬午”年的最后一
天，已经去世了。为什么他的好朋友在两个月之
后的“癸未”年的二月底，还邀请他来喝酒呢？所
以，曹雪芹不是死在“壬午除夕”。“除夕”这个日子
很特殊，不大会记错。而“壬午”两个字很可能是
笔误，应该是“癸未除夕”。

但又有人提出来新的“甲申说”。什么依据
呢？回到敦诚的挽诗。问题出在他后来改写的挽
诗上，就是先前写了“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改为

“四十年华付杳冥”的那一首的诗题下面，自注了
“甲申”两个字。这个“甲申”年，又排在“癸未”年
后面了。“甲申说”的理由是，敦诚是曹雪芹的好
友，应该在得知曹雪芹的死讯后，第一时间写出挽
诗。如果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或者“癸未除
夕”，他不可能拖到“甲申”年才写挽诗。那么，既
然诗题下注了“甲申”两个字，这就应该是曹雪芹
卒年的证据。

以上三说各自都有很多篇互相驳难的重量级
文章，也都咬文嚼字旁征博引做了令人眼花缭乱
的推理，但是，都有各自无法解决的“软肋”。这就
是我们一再提出的两个字：证据。“癸未说”的基
础，建立在“可能笔误”的推测上。直接证据呢？
没有。“甲申说”似乎有敦诚挽诗的自注“甲申”两
个字支持，但也不是明白写着曹雪芹逝于此时。
譬如有没有可能这个“甲申”只是改诗的时间呢？
只有“壬午说”是有直接证据的，就是那条脂砚斋
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惜
只有一条证据，没有更多旁证的支持。

还是那个原则，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所
有的推测都先放在一边，等待证实或者证伪。虽
然“壬午说”只有孤证一条，但好过没有证据。姑
且相信脂砚斋的话，也希望有新的证据出来，使得

“壬午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知道了，曹雪芹是在“壬午除夕”那

天去世的。根据敦诚和张宜泉关于曹雪芹存年的
两个说法，“四十年华付杳冥”，上推四十年，或者

“年未五旬而卒”，上推四十九年，就可以得出曹雪
芹出生的年份。也就是说，如果敦诚说得对，曹雪
芹就应该出生在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
如果张宜泉说得对，曹雪芹应该出生在康熙五十
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那么，究竟该听谁的
呢？一般说来，诗的语言受到形式的约束，在表述
数字的时候，往往是“概算”；而叙述性语言不受限
制，所以相对准确一些。但敦诚跟曹雪芹交往的
时间比张宜泉跟曹雪芹交往的时间要长得多，交
情也要深得多。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证实或者
证伪的情况下，还不能轻易否定敦诚的说法。

曹雪芹的朋友们都喜欢他的诗。诗呢？除了
《红楼梦》里的诗，其余的一首都没有留下来。只
是敦诚记录了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
鬼排场。”白傅，指的是白居易，因为他曾经做过太
子少傅，所以人称白傅。蛮是小蛮，素是樊素，都
是白居易最喜欢的戏子。白居易有两句诗，就是
写她们俩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一个能
唱，一个能跳。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白居易地
下有知，一定会让小蛮和樊素排演敦诚写的《琵琶
行》传奇。敦诚对这首诗的评价是“新奇可诵”，又
说“曹雪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

曹雪芹不仅“工诗”，而且“善画”。他的画

呢？一张也没留下来。只能从他朋友的诗里揣摩
他的画意。敦敏的《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
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人的风骨，也体现在画
里。借用敦诚的说法：曹雪芹平生作画大类如此。

读《红楼梦》，先了解曹雪芹
●周 岭

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有人
问郑綮，“相国近有新诗否？”郑綮回答
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
以得之？”看来郑綮的不少诗都是在驴背
上构思写成的。

郑綮并非第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诗
人，按张岱《夜航船》中的说法，第一个在
驴背上吟诗的著名诗人是孟浩然，“孟浩
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
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唐彦谦在《忆
孟浩然》中写道：“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
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
柳絮中。”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也写了一个在
驴背上吟诗的人。刘关张第二次去隆中
拜访诸葛亮，正值风雪天气，到达茅庐时，
只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知道诸葛
亮已经出游，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表达
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刚要返回时，偶遇诸
葛亮岳父黄承彦，“暖帽遮头，狐裘蔽体，
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
踏雪而来”。并且“转过小桥，口吟诗一

首。诗曰：‘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
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火虚，疑
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
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此言
不虚。尽管《三国演义》中的那首诗是小说
家之言。不过，在唐代孟浩然以后，要是你
在漫天飞雪中，看到一桥峙然，一人戴笠
披裘，骑一驴缓慢而行，不是急着回家，而
是优哉游哉地闲逛，那准是一位“诗人”。
所以刘备误将黄承彦当成是诸葛亮，也就
不足为怪了。风雪之中，骑驴吟诗，如此意
境，何其超脱！很多画家喜欢这个意境，纷
纷将其画入图画，更别说是诗人了。

所以自唐以来，驴背诗思也成了许多
画家钟爱的题材。明代画家徐端本《驴背
诗思图》，画面是一派隆冬雪霁的景色，一
戴帽穿裘的雅士骑一驴，作凝思之状，驴
后跟着一个书童，书童的肩上用木棍挑着
只酒葫芦，纸上透出野逸疏放、洒脱天真
的趣味。还有明代另一位画家徐渭的《骑
驴图》，画面上部寒梅虬枝，下部一人侧面
骑驴，潇洒而空灵，似可听到“得得”的蹄
声，笔墨鲜活，诗意盎然。

这样的画家，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
“扬州八怪”之一黄慎，也曾画过一幅《驴
背诗思图》，一位老诗人坐在驴背上，左手
捋着胡须，沉浸在诗作的构思中，心中的

灵感喷薄欲出，一首诗似乎早已成竹在胸
了。人静驴动，相映成趣，让人过目不忘。

画作如此繁多，诗歌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是杜甫的“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
门”，还是李贺的“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
垂”；无论是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
雨骑驴入剑门”，还是苏轼的“往日崎岖还
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都让人有身临其
境之感。怪不得钱钟书将驴子称为“诗人
特有的坐骑”。想想看，无论是贾岛因为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撞到韩
愈，还是李白骑驴漫游天下时被华阴县县
吏执住，哪件事不与驴子有关？只是有一
点需要注意，一个人骑驴是雅，一群人骑
驴就是俗了。

据《唐摭言》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皇
帝觉得举子们的穿着、排场过于奢侈，为了
提倡节俭之风，曾经下令举子不许骑马，于
是“时场中不下千人，皆跨长耳”，这件事成
了当年长安城的一大笑话。试想路上人们
都骑着驴，不但没有了骑驴吟诗的美感，也
没有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雅兴。

一支支短视频，一场场直播，一个个大舞台，
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庄连接在一
起，进行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

3场视频直播、近1.2亿人次观看、近80亿次
短视频话题量……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的大型村歌竞演活动——“乡村超级碗”，
凭借其“非遗文化+流行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
引发线上线下观众的关注与共鸣。

“演的是乡亲，说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愁，舞的
是乡情！”一名网友评论，道出了这场村歌大赛走
红的原因。

一曲曲村歌，让田间地头的农民拿起话筒，
也让散落在山川湖海的歌曲唱响舞台。侗族大歌
气势恢宏、苗族飞歌高亢嘹亮、游方对唱细腻悠
扬……来自十里八村的歌手，不仅以独特的嗓音，
演唱了《敬酒歌》《吹木叶趁木叶青》等风格迥异的
侗语苗语歌曲，更改编演唱了《最炫民族风》《达坂
城的姑娘》等歌曲。在一派热烈喜庆的气氛中，一
首首带着乡音的歌，唱出了老百姓的精气神，更唱
出了当地村民对这片土地浓浓的乡情。

一根根网线，让苗乡侗寨的地方民俗走进大
众视野，也激发了非遗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在
过去，芦笙舞、非遗服饰等优秀传统文化藏在大山
深处。而如今，通过互联网，牛腿琴、芦笙等特色
乐器在耳边响起，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在眼前呈
现，无数网友得以领略景美、人美、文化美的侗
寨。不仅如此，除了3场线下村歌竞演，短视频平
台快手还发起“村碗挑战赛”“村碗线上直播赛”，
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联动的形式，挖掘更多具有民
俗风情的特色乡村表演。

一张张笑脸，更让人看到乡村文化振兴的新
可能。村歌竞演，传承自民间文化形式。而竞演
中民族歌曲和流行歌曲交相呼应的形式，则让传
统更“流行”。依托“老技艺”开辟“新赛道”，转化

“老传统”激活“新动力”。不管是在舞台上竞演的
村民，还是参加表演的快手特色达人，他们呈现的
都是黔东南古朴浓郁的乡土风情、悠久独特的民
族文化，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村的美好图景。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一
支支短视频，一场场直播，一个个大舞台，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
庄连接在一起，进行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期待在大地之上、山川
之间，响起更多嘹亮的村歌，将古老非遗的文化魅力传播得更广、更远。

十六字令·赞白城抗洪官兵
●马良义

惊，
过境台风布险情。

居无所，
村毁众墙倾。

擎，
大水湍急众志横。

争分秒，
竭力救苍生。

铭，
化险为夷万户宁。

情如海，
相握泪盈盈。

兵，
指令新发向海行。

高强度，
备战待出征。

七绝·登向海览海阁所思（平水韵）
●高凤兰

手提落日上高楼，碧水苍芦眼底收。
笑倚长天凌旷宇，何须万里觅封侯。

七律·白城采风感赋
●张凤林

携友鹤乡三日行，流连忘返意融融。
广收瀚海千帆竞，尽览鸿原万马腾。
开放振兴乘巨浪，改革奋进沐春风。
催征号角声声紧，古镇再图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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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人 的 坐 骑
●刘绍义

红楼梦（中国画） 刘旦宅

 















































清 代 扬 州 的“ 诗 文 雅 集 ”
●孟 晖

我
看
我
说

■■

在清代扬州的儒商中，流行着一种“诗文雅集”，这
种“诗文雅集”常在私家园林中举行。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这种“诗文雅集”以马氏兄弟
的小玲珑山馆、程氏的筱园、何氏的休园为最盛。其中，
归隐翰林程梦星所修的筱园，在康熙年间被列为扬州八
家名园之一。该园自宋代以来，就是以种植芍药闻名的
园圃。每当花期，人行其中，如漫步花海之中。被程梦
星收购后，他把园外的百余亩淤田加以清理，遍种荷
花。此外还分别以竹、梅、松、桂等为主题布置园中各
处，让轩阁建筑以及假山、水池尽被花影翠荫环绕。芍
药怒放之时，筱园的主人便为名花举办诗文之会，邀集
文人好友对花阵，赏韶光，肆情吟咏一番。

程梦星出身盐商之家，读书业儒，曾为翰林，有极高
的文化修养，与他交往的也多是饱学的文人雅士。因
此，筱园的赏花雅集，被当时人看作一场文化盛会，作为
活动主持人的程梦星，也被“推为一时风雅之宗”。

诗文雅集并非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吟几句诗那么简
单，还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诗会现场的布置
就需体现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精雅。一定要为每位参与
者准备一套独用的、造型不俗的案与椅，案上则摆设整

套优质的文房用品，以及茶壶、茶杯一副，还有水果一
盘，零食一盘，诗韵一部。另外，雅集上自然还供应酒
茶、肴馔，在这些细节上也不能草草应付，需要名厨精
制，才不坠主人品位。

按当时的习惯，集会诸人写出的诗文作品，当天就
由主人派人送到书肆中加以刻印。说来让人惊奇，在彼
时没有电脑排版的条件下，一部诗集居然在三天之内就
能付印成书。在书肆刻印的这三天过程中，作者还可以
随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刻印工人会提供重刻的服
务。诗集一旦装订成册，就会由集会主人免费分送城中
的知名文人，请他们品评欣赏。须知，这一笔刻印成书
的费用，也是要由诗文会的发起人负担的。

在吟诗赋文的环节结束之后，一般都设有款待与会
人士听曲观戏的项目。据说，有一次，一位富商主人开
了个玩笑，把大家都请到一间似乎很破旧的园厅里，厅
中只安排了四个年纪极大的老乐工为众宾客奏曲。客
人们正被这种招待搞得摸不着头脑，却见厅后正中设有
四扇绿玻璃屏门，忽然被一起打开，赫然现出园深处的
重重楼阁，挂满红灯。明白主人是在开玩笑，大家也不
由哄笑起来，接下来，宾主一起转移到红灯明烁的楼阁

中就座，一群年轻乐人上来表演曲目，看戏环节才真正
开始。

奢华的诗文之会虽然举办频繁，但实际上并没有催
生出值得后人欣赏的、真正的杰出诗作。这种雅集更像
是智力竞赛，像是朋友们凑在一起比拼智商与修养的娱
乐。活动中，不仅要限定主题、限定韵律、限定创作时
间，甚至还对每个人能使用哪些字也都严格设限。主人
会提供一套用象牙刻的“诗牌”，也就是每个半寸大的象
牙牌上刻一个汉字，与会者每人用抓阄等方式分到几十
个或者上百个小诗牌，然后只能采用自己分到的象牙牌
上所刻的汉字来完成诗作。以事先规定的几十、百余字
来完成一首诗，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可能
出佳作。

这种游戏似的文化活动如同一种黏合剂，增进了儒
商和文人雅士之间“引为同道”的感情。

由于清朝特定的盐政制度，在康熙年间，以盐商为
主体的扬州富商迅速崛起。其兴之初，难免会有炫富心
态。不过，由于扬州富商以徽州商人为主，而徽人一向
重视儒业，所以，很快风气发生转变。富豪之家不仅纷
纷慷慨赞助社会上的文化事业，而且用心督导自家子弟
读书受学，他们的子弟往往亦商亦儒，甚至弃商入仕，通
过科举成为国家官员。

典型如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氏兄弟，一边勤谨经
商，一边热衷于收集珍贵文献，并且以进行古籍鉴定为
莫大乐趣。他们的私家花园——小玲珑山馆中建有专
门的藏书楼——丛书楼。与当时很多富有儒风的扬商
一样，马氏兄弟用各种方式对文化人进行赞助，从生活
上的直接济助，到出资出版他们的著作。另外，扬州富
商还流行招待各种类型的有才之士长期住在自己的私
家园林当中，以此保证他们的艺术或学术创作。马氏兄
弟也不例外，小玲珑山馆中，画家、诗人、学者都曾是长
住的客人。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丛书楼
如私人图书馆一样，有世间少见的藏书可供他们借阅。
一些学者甚至住在丛书楼下，利用这里的藏书，完成重
要的学术著作。

当时，清朝对知识分子实施比较严苛的政策。扬
州富商利用自己的财力，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安稳的环
境。虽然私家园林中的诗文雅集在文学上没有催生杰
作，但这些园林的主人为有才之士提供物质帮助，客
观上为学术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当时的
扬州也是世界文化都会之一，在学术上出现了影响长
远的“扬州学派”，绘画方面则有“扬州八怪”绽放异
彩，在园林、工艺美术甚至在女性时尚方面也都引领
着潮流。

正是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在园林里的“诗文雅集”
中，儒者风范的商人与文人雅士通过共享文学创作的愉
快，确立了志同道合的文化追求。

清代丁观鹏的《摹仇英西园雅集》（局部）展现了当时典型的江南“诗文雅集”场景。 资料图片


